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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假
!

陈永平

“忙”和“假”搁一块儿组词，看着拧巴，

自相矛盾。既然忙，放什么假？的确，但它真

的存在过。现在的孩子只知寒暑假，对忙假

茫然不知。放忙假是我们年轻时候的事，每

年的6月初开始，放假半月，暑假则迟至7

月下旬，歇40天。

忙假重点在忙，就是下乡支农。夏收夏种是农民

最忙碌的日子，一着不慎，影响夏秋两季。抢收抢种，

忙已不够，是大忙，双抢大忙。这时候，人多多益善。农

民说：“扫把头上顶草帽，当个人用。”城镇的机关干

部、家在农村的工人放下手中活计，有组织地下乡参

加“双抢”。波及到学校，课不上了，也去凑这份热闹。

对学生，支农另有一个目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同学们想的，是让“忙”和“假”搁一块儿不拧巴。忙

归忙，假还是要放，适当地歇歇。半个月“汗滴禾下

土”，谁吃得消？老人们说，上吊还喘口气呢！

真到放假时，大伙儿发现并非想象的那样辛苦，

人到地头了，还不知要干什么。生产队长也挠头，怎么

给这群十三四岁的城里娃娃派工？割麦子，镰刀不会

使；挑麦把，太沉挑不动。一大帮人在田里晃荡，还碍

事儿！生产队长胡乱指了一块地，说：“你们拾麦穗吧；

就这块地，不要越界啊！”初一5个班近两百号人一拥

而上，在小小的一块地上低头拾（有时候是抢）麦穗，

也算一幅奇景。

集体劳动之外，是分散劳动，主要是拾草积肥。城

里杂草不多，老师要求不高。少的，提个淘米箩大小的

篮子一小篮；多的，真有同学跑到东门外的田埂上铲

杂草，一次一大网兜。

我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大院嵌着许多小院儿，

很多院墙，墙头上杂草丛生，屋上瓦楞间也点缀了杂

草。说来好笑，农民拾草是下地，我拾草是上屋。骑在

墙头上，一棵草一棵草地揪。父亲看见还挺欣赏，因为

墙上清爽了。

数天后，我向班主任庞老师提出想回农村老家

去。她很体谅我，让我回城带个证明，证实我在老家干

过农活。本以为马放南山，可以痛快玩一阵子，在公社

当干部的母亲坚持我干真活，认为将来不管干什么，

要会点农活，“农活会做，什么活都会做。”

生产队长安排我给女社员送秧把。秧从秧池田里

拔出来后，扎成小把，用扁担担着运到大田。这是重体

力活，由男社员干。我的任务是将撂在田埂边的秧把，

徒手二次运输，放在负责插秧的女社员身边。女社员

倒退前进，飞针走线一样插秧，看得人眼花缭乱，眨眼

工夫，手里的秧苗就整齐地立在水田里。我要提前将

秧把放好，女社员转身就够着。忙时，男社员卸下担

子，拎起三五捆秧把，奋力向空中一掷，秧把划着弧线

急速下坠，溅起一片水花。女社员就成了大花脸。

天上有云。麻雀不是水中捞食的主儿，也懒得来

瞧插秧的热闹。秧田上空盘旋的多是燕子，还有一两

只白鹭。燕子呢喃，突然一抖羽翅，斜刺里冲下来，从

尚未栽插的田里衔出一只小虫，一次一次将映着蓝天

白云的水面搅碎。女人们在一起总是热闹的，但也有

停歇的时候，没有原因，一下子就岑寂了，只留下空中

燕子的呢喃。一名女社员打破岑寂，跟她的妯娌说：

“新娘子，你娘家人说你好嗓子，你先唱一个，起个

头。”女社员都提起精神，一起起哄。新娘子脸红了，忸

怩一番，清清嗓子唱起来：“隔耥栽哎……

隔耥栽，要我来呀我就来，不叫大家冷了台

吆……隔耥栽……栽好秧苗为革命哎……

隔耥栽……”有人接唱：“隔耥栽哎……隔

耥栽，前面来个黑汉子哎，红毛莛子戳了

脚，转来转去想姐挑；俯下身子来挑刺，八幅罗裙莫要

撩；撩起罗裙不好看，青布裤子绿上袄；你想与姐成婚

配，河里石磙滂一条，老鼠咬煞梅花猫……哎……隔

耥栽……”难得的是，她们没有停止做活，插秧的技

艺，纯熟到美；虽是脸对着水面歌唱，却清亮激越，将

周遭的一切杂音归于无声。我在秧田里来回跋涉，脚

踩水下软软的泥土，肥沃的泥从趾缝中溢出，有一种

酥酥的感觉。我幸福得快眩晕了。

回城前两天，我请生产队长打证明，他满口答应，

可眼看要启程了，证明还没打来。我问姐姐，她咯咯笑

起来：“他不识字！”我想我还是该读点书，将来当个生

产队长，至少能打个囫囵证明。

高中放忙假，要求住乡下。我们学校在离城10里

的十里尖大队有一分校，有几间屋，有锅碗瓢盆、铺盖

被褥，平日关着，放忙假时派上用场。1977年我们上

高一时已恢复高考，但同学们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的热情似乎比上大学的热情高，学校不便反对，提

出一堆“严禁”、“不准”，女生一个组，住村里，男生三

个组，都住分校。高中生下乡支农没有老师带队，各组

由组长负责，自己管自己。今天人们觉得冒险，当年认

为很平常。你照顾不了自己，支什么农？有同学就冲着

没老师看，才坚持要来的。

劳动之外，学习：读报读毛选。劳动和学习之外是

否干点别的？那当然。

副班主任来看望同学们，听人声隐约，却不见人

影子。分校后面是条河，三个组的男同学下饺子似的

全下在河里，泼泼喇喇，上下翻腾。游泳是被严禁的，

因为有生命危险。老师很生气，厉声斥责组长及同学，

声称要告知班主任、向校长汇报。一同学走过去，向老

师诚恳认错，看着到饭点了，请老师一定在分校吃饭，

今天伙食不错，有韭菜炒长鱼。“长鱼？哪来的？”“村

里买的，五毛钱一斤。”老师天天买菜，价格跟他掌握

的情况一致。时近中午，老师决定吃过饭走。饭后，同

学向老师坦陈，长鱼是晚上点火把，带上长鱼夹子，下

到田里一条一条夹上来的。他代表三个组全体同学，

再次向老师诚恳认错。老师愣住了，半天无语。抓长鱼

也在严禁之列，因为毁坏秧苗。老师装模作样又咋呼

一气，最后说：“抓长鱼的事就别传啦！”大伙儿鸡啄米

似的点头，胸脯拍得红彤彤的做保证。老师回校后有

没有找班主任、找校长？你猜吧。

村口冒出滚滚浓烟，有人家失火！同学们慌忙中

还记得带上脸盆、钢精锅，一路狂奔到村口，帮忙灭

火。大家排成一队，用接龙的方式将水从河边运到火

点，一盆一锅朝屋顶上浇。忙活半天，同学们惊讶地发

现，除屋子主人在一边嚎啕外，其他社员都表情木然

当看客。农民知道，这种茅草房，掸火就着，没得救。

事实证明，同学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徒劳的、甚至荒唐的事，我们年轻时做过不少，至

今想起，仍不免嗟叹。今天的孩子不会下无用功，而是

不枝不蔓，直奔主题。不枝不蔓、直奔主题的文章就是

好文章？这个问题，恐怕今天的老师也答不出来。

买菜与买书
!

韦志宝

买菜与买书本是两码

事，前者应是家庭生活必

备的，属于物质享受；后者

可有可无，属于精神食粮。

既买菜又买书，而且把书

看得比菜还重要的人为数不多，阿祥算

是一个吧。

人到中年的阿祥是某公司经理秘

书，戴一副很大的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的，除了上班，还要承担全家烧饭做菜的

义务。阿祥在家是“二把手”，无权管理家

庭经济，每月由老婆发钱给他消费，一个

月下来再对账，多余的滚入下月。由于精

打细算，一般也不会出现超支现象。

起初，阿祥在农贸市场买菜，时间久

了，菜贩子都能认得他，因而绝不会发生

短斤少两的事情，而且菜也十分新鲜。在

他心目中，这些菜贩子们都是“信得过”单

位，即使月底出现超支，菜贩子们都会很

客套地说，“没钱没关系，先拿走吧。”诚

然，阿祥在菜贩子心中也是很诚信的人。

不知从何时起，菜贩子们发现阿祥

不来菜场买菜了，阿祥既不欠债，自然不

会“跑路”，即使买菜欠一点债务，也犯不

着悄悄地“走人”，更何况他从不欠钱，大

家感到很突然，以为他生病了，也以为他

家中会发生什么变故，很想知道个究竟。

那天早上，阿祥的邻居老刘逛集市，菜贩

们立马向他打听阿祥的下落。老刘告诉

他们，阿祥生活一切如故，只是“沙家浜”

第二场———转移，买菜的地点由集市转

移到超市了。菜贩子们虽然默认了这个

现实，却找不到阿祥“转移”的理由。

阿祥之所以不来农贸市场买菜，是

因为近期某家超市有了卖书的摊位，买

菜兼买书，一举两得，如果时间宽余，还

可以在超市书架上看一会书，看书对文

人来说则是一种享受。

某日，阿祥买了菜，习惯性地走到书

摊上看看，书架上多了合装的《读者》，

1-3季度都有，每本定价25元。阿祥只带

了 100元钱，买菜用了 56元，买书的钱

不够了，超市是不会讨价还价的，也不赊

账。阿祥摇摇头，翻了翻《读者》，有些爱

不释手。他用手推了推眼镜，好像想到了

什么，放下书，转身跑到超市的蔬菜区，

将刚才买的猪肉悄悄地放在了那里，然

后径直地跑到书摊取下三本《读者》。

虽然天天要买菜，而不一定天天要

买书，但对于阿祥来说买书更重要。有了

上次买书的经历，吃一堑，长一智，阿祥

随之也调整了买菜与买书的策略，每天

先逛书摊，然后再到蔬菜区买菜。

某日，超市进了一批新书。阿祥看到

那些新书有些欣喜若狂，他先挑了一本

《领导荟萃》，那里边有好多文章颇有理

论涵养，作为经理秘书很

有必要认真阅读，吸取精

华，为我所用。站在书架旁

走马观花式地阅读显然难

以理解文章的精神实质，

唯一途径就是买下这些书，慢慢欣赏和

品味，也能从中悟出一些真谛。此时，阿

祥早已忘记买菜了，他把身上仅有的、主

要用于买菜的100块钱全部买了书籍。

中午，他煮了一锅粥，一来节省时间

看书，二来没有买菜，干饭又吃不下去。

阿祥有书看无论吃饭喝粥倒是无所谓，

可是老婆不乐意了。她问阿祥：“你减肥

了？”阿祥不解：“我又不胖，减那门子

肥？”“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老婆又

来了一句：“什么意思？”阿祥有些急了。

老婆说：“既然没有减肥，又没做错事，你

急什么？这些日子菜价又没有往上涨，可

你每天买的菜品种少、数量少，你多余的

钱呢？”阿祥这才松了口气，漫不经心地

回答：“买书了。”“你这个书呆子，现在网

络信息那么发达，文章在百度搜索一下

全有了，有必要花钱买书吗？”老婆开始

责怪阿祥。阿祥说：“读书看报与上网阅

读感觉不一样的，整个社会都提倡全民

读书，你懂不懂？”老婆也懒得争辩，喝了

两碗粥，已经多年不喝粥的她，感觉特别

有劲道，又盛了一碗，一锅粥几乎让老婆

包揽了。这天中午阿祥连粥也没有喝足，

依然如饥似渴地看书，全然不顾肚皮在

打官司。

阿祥买菜又买书的做法让老婆很反

感，又制止不了，于是使出了杀手锏———

削减经费，每天只给阿祥 50元钱，并且

强调，考验期半个月，拒绝改正将取消买

菜资格。起初，阿祥执行得很不错，把买

书变成看书，在超市看书总要耗费一些

时间，因而每天中午吃饭的时间不断向

后推移，急于上班的老婆又开始生气了，

“你明天再这样延迟开饭时间，我就在单

位吃饭了。”到单位吃饭意味着50元钱

一天的买菜费用即将取消，没钱买菜了，

哪有钱买书？于是阿祥急了，他又是道

歉，又是发誓，并坚持要写下保证书。老

婆说：“保证书就免了吧，我还是要看实

际行动。”

从此，阿祥又到农贸市场买菜了。菜

贩子们知道原委后，也常追问他为什么

要买书。阿祥说，人是铁饭是钢，吃饭时

有菜没菜也不太重要；而买一本好书看

看会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启迪，或许也能

创造超越书本自身几倍、几十倍，甚至成

千上万倍的价值，这也是做生意，虽效益

可观，但不直接、不明显，等到将来有了

收益，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你们说“你

懂的”！

快，是为了慢下来
!

庞博

作为大四的学姐，在菁菁校园业已下架，

而踏出校门，走上社会，还只是嗷嗷待哺的菜

鸟。

就业的形势，加之整个金融的形势，并不

能从容吐纳浩浩荡荡的毕业大军。很多公司招

聘时总贴上三到五年工作经验的标签，并不愿意培养一脸稚嫩的

学生。而校招企业很多挂着管理培训生的噱头，招来后挨部门轮

岗，便是长达一两年的车间一线生活。深入前线并非不好，而看到

曙光的沉沉前夜，多的是苦苦工作默默等待的熬煎。

谁不曾是颗螺丝钉？我是家具学院家具专业出身，算是校招中

比较吃香了。离开南林大的第一个九月，很多同学，同我一样，从天

南地北回来看看。工作有操劳心酸，自己租房、写字楼吃饭，哪像香

樟苑一样又便宜又香甜。小别两三月，碰见校友，谈起工作的情形，

四五千的也有，两千多也有，六百的，也有。也许，有人已在二三线

城市的国企或是机关稳稳妥妥过起了小福即安的日子，有的人拿

着不菲的工资每天坐在银行服务窗口前一丝不苟地做着出纳，有

的人奔走在公交地铁上门量尺晚上喝着咖啡熬夜赶着工图，也有

的人跟着大设计师兢兢业业，却拿着可怜的不够塞牙缝的补助

……

时代在变。儿时家门口一排矮矮的平房，如今早已高楼林立。

大一时的后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如今早已归于岑寂。古人的三十

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恐怕只敢说四年河东，四年河西。家具厂自

动化机械花样翻新，乡间木匠的小作坊日渐黯然。国内家装企业的

O2O、B2C模式叫嚣得轰轰烈烈，而国外无人工厂的运作更是引人

垂涎……高铁在提速，飞机在提速，就连超市收银台前的长队都因

为支付宝的普及快速疏离。

快！这仿佛我头顶的晨钟暮鼓，念念不忘，时时警醒。为了快，

我起早贪黑，工作不辍，为了快，我骑自行车坐高铁，为了快，我早

早把今天的工作干完，为了快，我曾连续两周每天喝咖啡吃外卖加

班到晚上十一点……

终于有一天，上司阻止了我的加班。记住，

勤劳是好事，可是不懂得偷懒的人怎么会想到

又快又高效的办事方法呢？如同盖房子，整理

思路是打框架，梁柱都打好了，有的是添砖补

瓦的小工。而看到格局、驾驭格局的人少之又少。时间就这么多，怎

么提高效率，自己想去！我愿意看你天天有时间看看大千世界客户

心理营销策略，玩转新媒体互联网思维，也不要看你天天劳碌奔忙

填格子做一个兼职文员也能做的事情！仿佛赛跑，当你不知道终点

和你知道终点，并合理规划，哪个跑得更快！

一席话，让我醍醐灌顶。道是智者离路而得道，愚者失道而守

路。自己劳劳碌碌汲汲于快一点再快一点，竟然成了失道的愚者。

我从小受教于父母老师，期望于做一个好的技术人员，专心致

志，匠心独运，专注数年，不负我生。我性急，总是觉得我今天快一

点再快一点，就能多学一点，成长再快一点了。有意无意之间，父

母，老师，包括我，都在塑造一个螺丝钉，而螺丝钉，确是几十年前

的思维。

这是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时代？抑或大数据时代？一切都灵活

了，而人也应当更加活络。当你将自己定义一个绘图员，等待你的

就是几十年的绘图生涯，而autoCAD、3Dmax保不准被淘汰，那时

候，天荒饿不死手艺人的道理未必讲得明白。若你高看自己一些，

将自己定位为一名设计师，甚或设计总监，或是产品企划，且不说

你的眼界从此宽广，每一天朝气蓬勃，每一日竟因此有了奔头。人

为什么而活？有一种说法，为梦。梦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毕业至今，我依旧是急性子，做事还是会很快，但我时时提醒

自己，快，是为了慢下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八小时交给工作，八小

时交给睡眠，再腾出时间投资自己吧，还得眼界更高些，格局更广

些，内涵再深些，方能免得三五年后，大学的养分耗尽，空有破皮

囊，已然撑不起一树的繁花。

离人心上秋
!

薛丰

从前的秋风轻轻柔柔，可以拥着入怀。

现今，如满身长刺的洋槐扑面而来，

不挠会痒，挠了会疼。

原以为把思念裹得严丝合缝，

便不会有伤痛来造访。

纳兰的折扇啊！只轻轻一推，

昨夜的西风便跑来一半，

老化的伤疤又要重新结痂。

所有的新梦旧梦，在青眉缠成藤蔓。

形容骨瘦的湘妃竹啊！

翻滚的泪珠儿化身这场秋雨，在枝头打颤。

殷勤的青鸟啊！变得如此慵懒，

衔不动几张薄薄的信笺，把这秋愁来添。


